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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元1776年，古历丙申猴年。是为越

南景兴三十年，日本安永五年，大清乾

隆四十一年。这年夏天，乾隆帝六甲在身的宠妃

汪氏，一时胎漏出血，遍访名医均回春乏力。吹

灯拔蜡之际，粗通医理的户部侍郎斗胆献出东阿

阿胶一块。汪氏服下阿胶后竟血止病愈，不久便

诞下一名女婴，即是后来下嫁和珅之子丰绅殷德

的皇十女和孝固伦公主。弘历晚年得女，龙颜大

悦，亲题“贡胶”二字，并优质德州种驴一万头，赐

予山东东阿阿胶第十七代传人秦仲轩。

239年后的公元2015年1月30日，在山东

省第十二届人大会议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阿胶制

作技艺传承人秦玉峰冲冠一怒为毛驴，他说，“毛

驴这一物种在中国已经濒临灭绝，我提议，让毛

驴同牛羊等一样享有大型家畜扶持政策，纳入草

畜范围。”

再往后一年，也就是公元2016年。按古历，

这一年也是丙申猴年。这一年的大年初八，我的

爷爷刘老七家养了18年的毛驴小黑，随着一孔

老磨盘的光荣退役，终于迎来了它卸磨杀驴的驴

生闭幕式。从此，在柳溪镇，毛驴和恐龙一样，成

为了一种概念性存在。

2 小黑死前的那声哀鸣，让我感到一种难

以言说的悲凉。不单为小黑，也为整个

驴世家。相比于牛羊马等家畜，毛驴是冤屈的。

当我们说起牛，我们说孺子牛；当我们谈到羊，我

们说三羊开泰；当我们提起马，我们说龙马精神。

然而，当“驴”字出现在我们口中的时候却立

马大煞风景，我们说好心当做驴肝肺；我们说驴

唇不对马嘴；我们说黔驴技穷；我们说卸磨杀驴；

当我们对某人某事不待见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说

“你个驴日的……”

我为整个驴世家感到不公！

为给小黑和整个驴世家伸冤昭雪，我喝下驴

血，抖擞驴胆，誓为千古毛驴树碑立传：王仲宣以

驴鸣医腹痛，朱子明携驴画谒徽宗，前有袁郎单

驴救主，后有徐叟驴阵退敌……放眼五湖四海，

说不完的汗驴功劳，道不尽的神驴往事，今日我

且将这一腔驴血抛洒，道一出悲壮的人驴义事。

3 在中国，关中驴、德州驴、广灵驴、泌阳

驴、新疆驴堪称驴界良心。而在这五

大种驴中，德州驴又一枝独秀。单纯从体态上来

划分，德州驴又包含“三粉驴”和“乌头驴”两大品

种。德州驴耐粗饲、抗病强，深受驴农喜爱。我

爷爷刘老七养的毛驴小黑就是一头千年难遇的

三粉德州毛驴，驴高162厘米，驴长186厘米，驴

围223厘米，堪称一代驴王。

俗话说牲口好不好，单往槽里找。得益于我

爷爷刘老七家那大如山楂的杂交黄豆，三粉德州

驴王小黑才得以如此出类拔萃。说起这杂交黄

豆，就躲不开那位红唇烈焰的墨西哥舞娘。而说

起这墨西哥舞娘，我又想起了贾先生。

4 我爷爷刘老七家门前有条街，街边有

棵榆钱树，树下有位外乡人，人人唤作

贾先生。榆钱树下的贾先生，逢二、七日谈天走

棋，逢三、八日治病打卦。

贾先生，民国二年来到柳溪镇，住在镇西浮

屠寺，手长袍短，脸瘦须白，双目炯炯有神。因对

佛家经义有些参悟，常与寺中方丈坐而论佛，斋

戒多年，虽未受戒，也算得半个和尚。贾先生为

人大方，时常与寺里僧众些好处，故与寺中方丈

交厚。方丈剃度八十余载，气象不俗，二人交情

可谓清茶一杯，无甚芥蒂。

说来也奇，柳溪一镇，乡邻三万，竟历来无人

知晓贾先生的年纪。有好事者张三跑到寺间问，

“我说您老高寿啊？该有八十了吧？”“您好眼

力。”贾先生笑一笑。李四蹲在榆钱树下，伸出十

个指头，“您老有这个数了吧？”“您好眼力。”贾先

生依旧笑一笑。张三不甘心，涎着脸又追问，“您

老什么地方人啊？”贾先生还是笑一笑。终究没

有人知道贾先生的年龄和来历。

时光流转，贾先生依然是那个贾先生。

5 贾先生是个怪人。比如说“穿”。贾先

生平日多是一副农家老汉的打扮，但

每逢饥馑之年，虽寄身寺院，竟常以道人打扮示

人，抑或身穿袈裟手拿拂尘，更甚者左穿袈裟右

着道袍，让人难分僧道。

再比如说“医”。贾先生学问驳杂，精《畱閫》

《归藏》，通六爻八卦，于岐黄之术也颇有几分道

行，悬壶一方，救人无数，不似一般的江湖术士，

只管蛊人钱财不管他人死活。故而乡人家中有

老小、牲畜出了差池，都会到榆钱树下寻贾先生

求几服草药，把贾先生菩萨一般看待。

菩萨一般的贾先生，悬壶一方，不问贵贱，不

收金银，但若找他求医问药，定要备好毛驴一头、

黄豆二两。贾先生骑在毛驴之上，哼着小曲，吃

着黄豆，近百年的道行在腹中翻腾。

6 贾先生一生所好甚多，其中以“棋”为

最。逢二、七日，贾先生早早地支一个

马扎往榆钱树下一坐，扯起嗓子喊一声，“乡里乡

亲，老少爷们儿，南来北往

的，愿意赏口饭吃的近前

来赐教喽……”

于是就有懂些棋路又

自觉手底下有些斤两的庄

稼人上前支招，也有这过

往的商客不问输赢只图个

乐呵的进前讨教一局。贾

先生摆棋摊，几十年都只

是一副不哭不笑的冷面

相，赢了棋，无论对手年长

与否，都起身一躬到底，

“得罪了，亏得您手底下留

情。”对手一走，仍旧冷着

一副脸坐定了。输了棋的，无一人觉得丢面子，

回头也还来讨教。20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坐在

贾先生的棋摊前，也不知贾先生用坏了多少副棋

盘。有人专门来榆钱树下请贾先生去市里参加

象棋大赛，指着他拿回个荣誉给柳溪两岸的百姓

长长脸，可贾先生却欠欠身对来人道,“恐辱没了

柳溪一干乡邻的厚爱，还是自重些为是。”口气甚

为谦逊，听起来不像个乡野老者，倒像个学究先

生。某日，有好事者专门请来象棋国手与贾先生

对弈，企图打破贾先生不可战胜的神话。贾先生

欣然接受。来人在棋摊前坐定，拈起一个棋子看

了看说，绿松石，原产于湖北郧阳，多用作饰品，

制棋还是头一回见，手工磨制一副棋，少说也要

两三年，不是爱棋之人难有这份耐心。说完放下

棋子，正色道，“历城楚代，光绪三十年师从吴卿

章，讨教了！”贾先生放下手头的《金刚经》，看看

来人，起身深鞠一躬，“不敢，远道而来，请执红。”

楚代棋路杀气颇重，不过三十步棋，就已将

手下车、马、炮全部打入敌营深处，眼看一两步棋

间便可将敌方帅府端掉。亏得柳溪三万父老乡

亲如此高看贾先生，眼下竟无半点进攻之力，只

好专事防守，再不见有什么惊人之举。旁观者暗

自为贾先生捏了把汗，心下忖度着，人道是一山

更比一山高，贾先生的棋摊摆到头了。再看贾先

生，竟面不改色，一如往常，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危在旦夕。

四十步棋过后，楚代步步紧逼，车、马、炮轮

番将军，杀气大盛，一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态

势。旁观者已不忍直视，纷纷走开，惟二三后生

棋盲尚存侥幸。再看贾先生依然不慌不忙，一手

把玩着佛珠，一手依次调配着帅府周围的马、士、

相，舍身护主，不时将老帅从大殿请到暖阁，再从

暖阁请回大殿，负隅顽抗。几个回合下来，楚代

竟也奈何不得，额角渐渐有了汗珠。

`五十步棋过后，贾先生转守为攻，先把守在

大本营的两名大车调到前线，又以帅府周遭的近

侍与敌人周旋，于喘息间将对方士卒挨个拿掉。

七十步棋过后，当楚代还在闷头进攻的时候，贾

先生的两名马前卒已然驾着汗血宝马越过了楚

河，兵临城下。贾先生道一声“得罪”，两匹战马

就夹住了敌府。楚代猛地一惊，赶快将大军回

撤，孰料为时已晚，两门红衣大炮早已将楚代帅

府炸得鸡飞狗跳，两名精兵也已潜入敌后。楚代

输了……

7 却说这一年古历八月初七，恰逢柳溪

镇一年一度的龙王庙庙会，进士街上

人山人海，好不热闹。榆钱树下棋摊前，贾先生

气定神闲，送走一茬又一茬棋客。时近正午，一

辆美式吉普轰鸣着飞驰而来，撞翻了张三的西瓜

摊，碾断了李四的痤疮腿，然后吱呀一声，停在了

棋摊前。车门一开，先下来一个荷枪实弹的大头

兵，又下来一个戴瓜皮帽的六指儿绍兴师爷。

“你就是贾老头？”先下车的大兵问。

“我姓贾，也的确是老头。但柳溪镇姓贾的

老头少说有百八十个，不知你要找的是哪一个？”

贾先生手捻棋子，不看来人。

“那你是不是会看病的那个贾老头？”先下车

的大兵把手里的枪立在地上，似乎是想以此增加

自己说话的分量。

“我姓贾，也会看点头疼脑热的小病，但在柳

溪镇，各位乡党都尊称小老儿一声‘贾先生’。你

说的‘贾老头’，我不认识，也不知道柳溪镇有这

么个人。”贾先生依旧手捻棋子，端坐一方。

“给脸不要脸，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的秃

瓢？”先下车的大兵把枪端起来，指着贾先生。

“临死听个响儿也不错，你且随意。”贾先生

闭上眼，神态安然。

先下车的大兵见自己受了戏弄，抡起枪托向

贾先生砸过来，“六指儿”走两步将枪托挡住，抬

手把对方支到了一边。“贾先生莫动怒，兵痞子性

子粗，您老莫与他一般见识。”说完，一躬到底。

“看来还有说人话的，说人话的人只要不是

得了绝症，就都有救！”

见贾先生如此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先下车的

大兵又要动粗，被“六指儿”使个眼色喝退了。

“是这么回事，贾先生，我们师座，也就是咱

们临沂城驻军四十六师熊师长，今已年届花甲，

无奈发妻未添枝叶，连娶九房如夫人，始得一子，

年方3岁，甚得熊师长怜爱。俗话说母以子贵，

加之九姨太原本乃是墨西哥人士，能歌善舞，异

国风情醇厚，所以我们师座宠幸九姨太也就是顺

理成章的事了。不曾想，近来九姨太偶染怪疾，

奇方用尽，不见好转，数月间竟落得形销骨立的

境地，疼煞我们师座。听闻贾先生有起死回生之

能，还请贾先生百忙中能够随我走这一遭。”

贾先生早有耳闻，这四十六师熊作义的九姨

太，原本是十里洋场一舞娘，如今做了熊某人的

小老婆，倒卖烟土和妇女，坏事做绝。

“恕小老儿无能，众国医名手都治不好的病，

我更是无能为力。再者，我寄居柳溪镇已有些年

岁，一干乡党无人不知我的脾气。二、七日清谈

走棋，三、八日治病打卦，几十年来不曾坏了规

矩。再者，我行医出诊，不求金银钱帛，毛驴和黄

豆，自是一样也不能少。”贾先生说完，复又闭眼

打坐起来。

“治病救人，功德无量，虽坏了规矩却也高风

亮节。毛驴虽无，但美国人造的这铁毛驴，贾先

生不妨屈尊一坐。”“六指儿”边说边顺势做了一

个邀请的手势。

贾先生岿然不动。

“贾先生，毛驴谁都坐过，铁毛驴可不是谁都

能坐的，您当真不想感受一下？”

贾先生岿然不动。

“贾先生，我们师座为了九姨太的病，近来脾

气可是不太好。”“六指儿”渐露凶相。

贾先生岿然不动。

“明天就是初八，毛驴我备好，黄豆也管够，

我也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四十六师的规矩。”烟尘

四起，铁毛驴消失在柳溪镇……

8 八月初八一大早，一声驴叫震山倒。

那驴叫震断了梧桐山上一棵歪脖树，

震落了胡屠户小儿子的三颗门牙。贾先生寻着

驴声望去，榆钱树下棋摊前，正拴着一匹大叫驴，

驴周围黑压压一片大头兵。贾先生心下一惊，好

一头雄壮的大黑驴！但见这驴，其高如骡，其长

如马，其壮如牛，真是一匹千年一遇的神驴！

神驴面前，“六指儿”一脸坏笑，“找遍天下也

找不出第二头这么威风的驴了，今天神驴尽着你

骑，黄豆尽着你吃！”说罢，抡起长枪托，砸向神驴

腹，“满满一筐墨西哥黄豆，让你开开洋荤!”神驴

一声惨叫，翘起前蹄，抖擞屁股，一大坨驴屎喷涌

而出，但见这驴屎之中，豆大如螺。

“全吃了，一颗都不能少。”哐——哐两声枪

响，“六指儿”手中长枪冒出缕缕青烟，接着一群

兵痞子向贾先生围拢过来。哐——哐又是两声

脆响，几个大兵已倒在地上哭爹喊娘。

“六指儿”冷笑一声，一群被五花大绑的乡党

已经被捆在了榆钱树上。

“天大的罪过，贾某人自己担，与乡亲们什么

相干——”没等贾先生说完，又是“哐”的一声，一

位老者已脑浆迸裂……哭声一片。

“剩一颗，我杀一双。”

贾先生后退两步，脱去袈裟，将拂尘倒挂，缓

缓弯下腰去。哐哐——哐哐——哐哐，榆钱树下

响起一片枪声……

9 临沂城，熊作义府邸。“贾先生，熊某已

恭候多时！”熊作义向贾先生深施一

礼。“成王败寇，无需多言，带我去见病人。”贾先

生气沉丹田，压住腹中翻滚的驴屎。

贾先生跟着熊作义，穿过几条回廊，七拐八

拐地来到客厅。分宾主落座后，勤务兵沏上一碗

普洱茶来。贾先生醉翁之意不在茶，开门见山地

说，“把病人请出来吧。”

“痛快！”熊作义面露笑意。

不一会儿，有人抬出一张雕花木床来，床上

一个骨瘦如柴的异国女子，虽气若游丝却仍妖媚

难掩。不用想也知道床上躺的便是九姨太墨西

哥舞娘。贾先生一搭手，倒吸一口气，复又转为

喜色。

“贾先生，荆室还有救吗？”

“病是小病，只是……药引子难寻。无此药

引，纵是大罗神仙，也怕回春乏力。”

“只要是临沂城有，没有熊某人拿不到的！”

“我明日差人把药配好送到府上，若贾某治

不好九夫人的病，贾某愿陈尸熊公馆门前！”

“贾先生不慌走，屈尊在我府上住些时日，熊

某也好略尽地主之谊。”熊作义脸上划过一丝不

易察觉的狡诈。

“驴屎都吃得，龙潭虎穴也住得。”贾先生咬

字如铁。

“药引为何物？”熊作义逼视着贾先生。

院子里忽然响起一声驴叫，震得桌上的茶碗

嗡嗡作响。

“一副六指儿，外加柳溪镇老榆钱树下的泥

巴。”

“六指儿？——倒也好找，可泥巴为何非得

是榆钱树下的呢？”

“方圆六百里，惟柳溪老榆钱寿比彭祖，其中

玄机不便细述。”

“……”

贾先生“住”在了熊公馆，当天夜里便听见府

中有人鬼哭狼嚎。贾先生大笑三声，酣然入睡。

10 半月后，熊作义撤走了看守贾先生

的大兵。

又半月，熊府上下歌舞升平，墨西哥舞曲随

处飘荡。

熊作义亲自驾驶铁毛驴送贾先生回了柳溪，

亲卫队扛着妙手回春的牌匾，一路敲锣打鼓。

“贾先生，请收下这点薄礼！”

熊作义话音未落，一个大兵抬出一个箩筐，

又一个大兵牵出一头雄壮的大叫驴来，驴后紧

跟着走出一位衣不蔽体的女子，在榆钱树下翩

翩起舞。啊偶——啊偶，神驴像是在给墨西哥

舞娘伴奏。

贾先生面露疑色，熊作义哈哈一笑，“先生平

生所好，以毛驴和黄豆为最，熊某人特意把这头

千年难得一见的德州三粉驴送给贾先生当个脚

力，另外，这驴之所以如此雄壮，其中关节全都在

这筐里了。”旁边卫兵随即打开箩筐，贾先生上前

一看，见满满一箩筐黄豆，大如山楂。

“这可不是一般的黄豆，荆室和先生同好，自

小喜食黄豆，便从那大洋彼岸的墨西哥国带了这

洋玩意儿来。”

贾先生轻捻银须道，“多谢熊师长和九夫

人的美意，小老儿收下了，九夫人的病已恢复

了十之八九，这最后一服药，可保九夫人痊

愈。”说罢，从兜里掏出一个黑得发亮的药丸，

递给熊作义。

熊作义复又深施一礼，坐上铁毛驴绝尘

而去。

11 见人已走远，贾先生鸣锣聚众。不

一会儿，全村老少爷们儿都聚在了

榆钱树下。贾先生从老榆钱树下的树洞里掏出

一个包袱，说，“明日卯时有雨，三日不断，千年古

镇化为泽国。各位乡党即刻收拾家当尽快散

去。小老儿寄居柳溪多年，蒙各位乡党不弃不胜

感激，这是小老儿一生积蓄，权当小老儿一点心

意。”贾先生将金银细软连带大叫驴和那一箩筐

黄豆依次分给众人。听我爷爷刘老七说，分到大

叫驴和墨西哥黄豆的那个人叫刘三麻子，也就是

我的太爷爷。

第二日。原本熙熙攘攘的柳溪镇已空空如

也，贾先生一个人坐在榆钱树下气定神闲。一辆

铁毛驴向树下疾驰而来，其后一队大兵抬着一副

棺材。

“姓贾的，我熊某人一生久经沙场，却没想到

栽在了你的手里，休怪我心狠手辣。”

原来这墨西哥舞娘并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

症，而是暑天里随管家下河洗澡，不习水性，误吞

了带有蚂蝗卵的河水。蚂蝗幼虫在其肚子里安

了家，天长日久把她吸干了。那日贾先生切脉，

料定是这毒物干的好事，便寻来泥巴蒸作药壳，

里面尽是填了些滋补之药。这蚂蝗有个土名叫

地龙，喜欢在河泥里闹腾。那舞娘服过河泥后，

蚂蝗便钻入其中。待这河泥随五谷轮回被排出

体外后，病自然也就好了。而贾先生之所以让熊

作义取榆钱树下的泥巴，只因十里八村众乡党凡

请贾先生出诊，都牵毛驴到榆钱树下来，是以榆

钱树下的泥巴早已三分是泥七分是驴屎了。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因缘生灭法，佛

说皆是空。看来这砒霜也会崇洋媚外，哈哈哈,

小老儿已恭候多时了。”

“老贼秃，临沂人都说你是活菩萨，活基督，

今天我就成全你！”

“诸行无常，一切皆苦。诸法无我，寂灭为

乐。”

一群大兵扑上来把贾先生按在榆钱树上，四

枚寸许长的铁钉钉进了贾先生的四肢，鲜血染红

了树下的泥土，树上的人依旧谈笑风生。

“你吃了一辈子黄豆，今天我定要看看你肚

子里都装了些什么！”

一把钢刀插进了贾先生的腹部。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

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

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叮当当——叮当当，数不清的金豆子从树洞

里往外涌。啊——偶，啊——偶，远处突然响起

一片驴鸣。一大群雄壮的黑驴正向树下奔涌而

来。狂风大作，大雨如注，十里之外昂首阔步的

黑驴山轰然倒塌，山洪四泄，千年柳溪汪洋一片。

12 三日后。残阳如血，洪水从柳溪镇

逐渐退去。重返故土的柳溪人看

见，开膛破肚的贾先生早已不知去向，榆钱树上

像耶稣一样伸开双臂的，是一张硕大无朋的黑驴

皮……

周朝军的小说在“90
后”作者中拥有难得的成
熟和大气。他用日臻老练
的笔法为我们讲述了一
桩“悲壮的人驴义事”，通
观全篇，颇有传奇风致。

山东毛驴的渊源，毛驴的“濒临灭绝”，小黑的哀
鸣……凡此种种，并非赘笔，而是有意为之，每
一处又如同楔子，环环相生，引起读者兴趣。而
最后，榆钱树上挂着的黑驴皮成为贾先生的“化
身”，是人是驴，已难以分辨，掩卷还有荡气回肠
之感。

——蓝格子
（蓝格子：1991年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暂

居大连。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诗林》《诗

潮》《中国诗歌》等。）

从《抢面灯》到《山东毛驴》，周朝军把自己
的怀乡放进时代的变迁与对抗中，还原或建造
着他的“故土故人”。故事起始2015年一个真
实的新闻事件——“毛驴议案”，作者通过贾先
生的种种性格与行为开始“为整个驴世家伸冤
昭雪”，让“驴”成为一个正面形象：逢二、七日谈
天走棋和逢三、八日治病打卦——他的“驴原
则”让他成为棋场的常胜将军，成为百姓心中
的活菩萨；然而也正是他的这种“驴脾气”使
他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墨西哥舞娘。但“杀”仍为

“救”。何为大义，自然显明。
——王冬

（王冬：“90 后”，山东无棣人。作品散见

于《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探索》等刊。曾

获第三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第三十届樱花

诗歌奖。）

点 评

主持人：程川

文学的吸引力
很大程度上在于其
包容性和传承性，周
朝军的《山东毛驴与
墨西哥舞娘》借用民
间传奇叙事，通过

“驴”这一引子，将僧
道难分的“贾先生”、
专横跋扈的“熊师
长”，以及恶贯满盈
的“墨西哥舞娘”绑
在一块，构成一组反
义词，呈现他们之间
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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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毛驴山东毛驴
□□周朝军周朝军

周朝军：“90

后”作家，山东临

沂人，作品散见于

《北京文学》《钟山》

《文 学 界》《延 河》

《山东文学》《作品》

《时代文学》等刊，著有

长篇小说《九月火车》。


